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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边疆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受到国内外广泛关

注。在空间上，这一倡议将形成“国内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新格局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1]“边疆”被

置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其边缘地位得以改变，“成为

重要的节点与中心”，[2]并将实现“嵌入式互动与立交

桥式发展”。[3]边疆各省份意识到自身在“一带一路”

中的重要地位，纷纷寻求定位并出台规划推动本区

域的对外开放。而内地的相关省份也积极参与到

“一带一路”之中，希望以此扩大与境外的交流。可

以看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导向下，扩大对外开放

成为各个省市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学者们也强调边

疆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这导致对国内区域与省份

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加强边疆与

内地之间的联系少有人关注。

事实上，正如郝时远指出的，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边疆民族地区“从历史上的边缘地区、改革开放

的后方地区转变成为前沿地带，而这个前沿又是一

个既要对内开放，又要对外开放的双向开放中心

区”。 [4]也就是说，以“互联互通”为要旨的“一带一

路”不仅将推动边疆的对外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对内

开放与国内区域间的合作以推动边疆内地一体

化。“一带一路”是一个在更为宏大的层面推动边疆

内地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学界对此的关注与探

讨都存在不足。本文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审视边

疆内地一体化，在讨论历史上边疆内地一体化主要

路径与空间指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一带一路”在

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上的独特优势与突出问题，并

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不足之处请方

家指教。

一、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主要路径与空间指向

由于地理环境、生计方式、族群分布的不同，边

疆与内地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在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基本上采

取了两种策略来应对或解决这一问题，分别是“因俗

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

重与取向不相同，但总体上是两种政策的双重变奏

并贯穿始终。其中，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地理上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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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方式向国家政治实体最主要、最核心、最广泛

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意识形态及生活

方式的一致性”，[5]指向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上的

均一化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

与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中的“一体化”有着

根本上的差异，其中关键的区别在于边疆内地一体

化着眼的是主权国家内部的联系。

边疆内地一体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国家

在边疆地区的施政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推进边

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但是历史地看，王朝时代与

现代国家时期的边疆内地一体化在诸多方面也存在

差异，其中主要的区别依然在于主权观念及其实

践。在王朝时代，边疆内地一体化虽然着眼于加强

对边疆的控制以及与内地的交流与联系，但并不是

主权观念指导下的实践，边疆的范围也处在变动之

中。而在现代国家时期，边疆内地一体化则是在明

确的主权与领土边界范围之内，其观念与实践都有

着明确的主权指向。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随着民

族融合与国家“大一统”的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下更是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在各个方面大幅推进。虽然王朝时代

与现代国家时期的边疆内地一体化存在差异，但是

并不妨碍在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指向上使用这一

概念。

梳理历史上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可以

总结出主要有三种路径或者方式：行政建制内地化

与边疆开发教化、帝国统合、对口援助。这三种路径

不仅在取向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在空间指向上

也不尽相同，所取得的成效也各有特色。

1.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

边疆内地一体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

方面，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政治上一体化，也就

是边疆行政建制的内地化。历史地看，自秦朝至晚

清，边疆行政建制的变化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内地

化到“因俗而治”再到内地化的过程。秦汉时期，中

央王朝在边疆实行郡县制，“因俗而治”的羁縻管理

不仅范围小，而且行政级别较低；汉代以后，“因俗而

治”逐渐成为治边政策的主流，但元朝在边疆建立行

省，有着鲜明的一体化倾向；自明末开始的改土归流

是边疆行政建制内地化的重要措施，清以来在东北、

新疆、台湾建省，在内蒙古和西藏实行“新政”，广设

州县，筹划设省，并在西南边疆继续进行改土归流，

以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5]总体上，行政建制的内

地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政治一体”。

除了行政建制的内地化，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开

发与文化教化也是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举

措。移民垦殖是历代王朝边疆经济开发的重要途

径，这使得农耕人群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到边疆

地区，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联系。此外，历代王

朝还在边疆地区实施文化教化，推广以儒家思想为

主的汉文化，旨在增进边疆民众的王朝认同。

从历史上看，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

是历代王朝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主要路径，但在

空间指向上主要表现为从内地到边疆、从中心到边

缘的单方面推进，而且受制于自然环境、生计方式与

族群分布的影响，只能推进到农耕区域的边缘，因此

存在着一定的空间限度。而且，这一路径呈现出明

显的汉化色彩，表现为单中心模式的扩展与延伸，对

边疆的理解及其与内地之间的互动关注不足。

2.帝国统合

与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所呈现的从

中心到边缘单方面推进不同，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

原所建立的跨越农耕与游牧区域的王朝形成了一种

帝国统合模式，可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与政治架构

下推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来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

的征服行动，将内地与边疆置于同一个统治架构之

中，从而使得边疆与内地在政治一体化、经济交流、

文化交融上有更为充分的条件，而且在不同族群的

交往与交流上，范围与频度都得到加强。①从历史上

看，辽、金、元、清特别是后两者表现出鲜明的帝国统

合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

段，也是边疆内地一体化大幅度推进的重要时期。

这种帝国统合模式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路径，在

空间指向上表现为一种二元乃至多元互动与交融的

特征，空间范围极为广泛，边疆与内地在同一架构下

形成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跨越不同的区

域与族群，这一路径易于分崩离析，元代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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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也面临着边疆离心的危险。而且，这一结合模式

在推动一体化的举措上较为粗放，没有像行政建制

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那样从中心到边缘步步为

营，而是大开大合，存在着反复的情形。

3.对口支援

如果追溯对口支援的起源，那么历史上的“协

饷”可能是源头之一。清代新疆驻军的军政费用主

要是通过内地省份的“协饷”来解决的，这种“协饷”，

类似于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对边疆地区大规模的

对口支援，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改变边疆地

区的落后局面而出台并不断完善的。1979年 4月，

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报告中就提出国家“要

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

地区”。[6]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

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1996年以干部援疆为先导开

始了对口援疆的历程。此后，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不

断改进援助的力度、范围与方式，形成了经济援助、

干部援助、人才援助、科技援助的工作机制，呈现出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援助格局。系统性地持续

对口支援，一方面使得边疆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与内地之间的经济社会联

系更加密切，另一方面也促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民

族交流与文化互动，由此增进了彼此的认同。有学

者就指出，对口支援有助于国家一体化发展，实际上

也就是促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7]

需要指出的是，对口支援是边疆地区与一个在

地理上并不相连区域的经济社会行为，是政治目标

驱动而非经济上的自然联系与发展，所形成的是内

地在边疆地区的嵌入式经济活动，人群与文化上的

交流也不太可能是大规模与高频度的。因此，从边

疆内地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对口支援在边疆与内地

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是跨越区域的，缺少基于空间基

础的有机联系。

无论是在边疆的行政建制与开发教化，还是帝

国统合、对口援助，都在不同的空间指向与路径上推

进着边疆内地一体化。除此之外，移民屯垦、道路交

通、互市贸易等，以及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等也

推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交流。

总体上来看，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在空间指

向上，主要是表现为从中心向边缘、从内地向边疆

的推进与扩展，而对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动与联

系却关注不足。事实上，边疆内地一体化从来都

是边疆与内地之间互动的过程，而且只有着眼于

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动，边疆内地一体化才能有

效地推进。

二、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推进边疆

内地一体化的优势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边疆置于内外

联通的中心地位，在推动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

也将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加强边

疆与内地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视为是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而

且，“一带一路”在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上有着独特

的优势，可以推动边疆与内地全方位的互动与交流。

1.“一带一路”倡议：边疆由边缘变为中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与传统中原中心论观念

的影响，边疆一直被视为地理、政治、经济与文化上

的边缘，对边疆的施政与治理也是以此认识为基

础。而“‘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将突破中心—边缘

结构的不均衡结构，使中心—边缘相对化，另一方面

在更大范围上将不同区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互联

互通’的区域关系格局”，[2]使得“不同区域成为相互

依存、承认各自独特性、同时又互为中心的体系”。[8]

这样，在“一带一路”的空间视野内，边疆不再是边

缘，而是处在内地与境外之间的中心位置，成为连接

内外链条上的节点与桥梁，是不同区域形成的经济、

政治与文化网络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边疆空间地位

的这一深刻丰富，将极大改变边疆地区的发展状态

以及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路径与方式，从而使边疆内

地一体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边疆成为中国当下最

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9]经济社会都将会得

到跨越式发展，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

人群流动将更加频繁，文化交流将更加深入，这将极

大推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2.互联互通与边疆内地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基本理念，不仅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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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境内与境外的联通，而且也指向国内各个区域之

间联通的顺畅与联系的密切。整体上来看，丝绸之

路经济带将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西北民族省区

与中原腹地串联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将

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民族省区与东南经济发达

地区协同起来，[10]而长江经济带则将“一带一路”的

两端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内外联通、东中西互动合

作、对内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这事实上就是将

中国的西北腹地与东南诸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

贯通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11]边疆与内地在一个更

大的范围内被联系在一起，中国国内经济格局将被

重新塑造。

以互联互通为基本理念，“一带一路”将推动资

源优化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政策、区域协调、

行政协作等方面，“通过把地区间的外部性内部化，

来解决以往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要素市场一体

化，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自由流动，形成横贯东

中西、连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最终实现全国统

一大市场”。[11]这样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边疆与

内地之间经济交流范围将更广泛，频度更高，经济联

系更加密切，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大大

推进。

3.民族交往与边疆内地文化一体化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贸交流的重要通

道，同时也是多民族互动、多宗教交流的民族文化走

廊。而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强边疆与内地

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将推动边疆内地民族间的交流，

从而推进边疆与内地在文化上的一体化。

随着边疆与内地间频繁的经济活动，人群之间

的跨区域流动也将增强，很多少数民族离开自己世

代生存的边疆地区，前往内地寻求机遇与发展，而内

地的汉族也前往边疆地区进行经济等活动。不同区

域、不同民族的人群就从“背靠背”进入“面对面”的

交往状态，[12]日常的交往与互动更加频繁与深入。

从短期来看，民族间面对面的交往与互动可能会因

为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差异而出现一些矛盾与

冲突，但是长期来看，将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交融，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格局。而且，随

着民族间交往交流的加强，将强化多民族之间的相

互认同以及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从而推

进认同上的一体化。这样，文化与认同上的差异

化与统一性就辩证联系起来，形成“心连心”的认

同格局。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边疆内地

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边疆内地一体化在直观意义上表现为边疆与内

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一体性，但是在内在机理

上则是指向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空间耦合与社会整

合。在“一带一路”视野下，边疆与内地的区域空间

耦合实际上就是以“廊”“桥”“路”“带”的轴线及其扩

展形式来实现的，推进边疆内地一体也就主要着眼

于促进各种要素在这一空间形态上的流动。因此，

畅通流动是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

沿着“廊”“桥”“路”“带”的要素流动遭到分割、迟滞、

隔膜，那么区域间整合就会面临着重重困难，边疆内

地的一体化进程也会遇到诸多问题与挑战。

1.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壁垒与同质无序竞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相关省市就纷纷根

据自身的优势寻求定位，但是大多注重考察本地区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探讨

如何借助倡议为自身带来何种经济利益。[9]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规划的出台，相关各省的竞争变得就更

加激烈，纷纷争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节点区和桥头堡等定位。具体表现为，各省

市从自身地方利益出发，寻求获得中央的政策、资金

与资源，与相邻各省形成竞争关系，在项目投资、经

济合作、国际通道建设等方面缺乏合作与协调，造成

无序投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主要反映在地

方政府对区际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的行政性的不合

理干预上，它的直接表现形态就是市场封锁。”[13]这

凸显了“一带一路”在国内互联互通上所面临的阻碍

以及国内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困境。

“一带一路”以“廊”“桥”“路”“带”的形式来促进

各项要素的流动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仅仅实现

了外部的联通，而在内部相互竞争、以邻为壑，那么

不仅不符合“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精神，也

无法达成“一带一路”的长期目标。但是目前来看，

国内各省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定位与实践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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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发展战略缺乏协同、定位难以互补、路径缺乏差

异性等问题，[14]集中表现为行政干预市场的地方保

护主义盛行。这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区域整合而

言，则是意味着增加了障碍，阻碍了边疆与内地之间

的有机联系。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市场分割、无

序竞争实际上严重阻碍着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就

是阻碍着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并将滞缓边疆与内地

一体化的进程。这说明国内各省市面临着地方政府

间关系整合的难题，也说明了建立“一带一路”相关

省区之间协作机制的必要性。

2.多民族跨区域大规模流动中的利益竞争与文

化冲突

“一路一带”倡议在空间上跨越并联结边疆与内

地，推动各种要素沿着“廊”“桥”“路”“带”的轴线跨

区域双向流动，这其中也包含着人群流动与文化交

流。边疆与内地多民族跨越区域流动并产生互动，

成为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动力，

将促进边疆与内地在社会文化上的一体化。但

是，由于民族间语言、宗教、文化上等方面的差异，

可能会在日渐频繁的日常经济交往与社会文化交

流中产生利益矛盾与文化冲突，这成为阻碍边疆

与内地区域整合的重要障碍，从而影响到边疆内

地一体化进程。

“一路一带”推动着边疆与内地间各民族的双向

流动。一方面，随着内地企业在边疆地区的投资等

经济活动不断增加，内地的汉族也将更大规模地涌

入边疆地区，由于内地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

势，往往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边疆少数民族

企业的发展空间并占用了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往

往会引发利益上的竞争与冲突。另一方面，边疆地

区少数民族也更多地前往内地城市谋求发展。由于

语言与技能的原因，少数民族在内地的谋生面临着

较多的困难，只能从事一些技能含量低的工作，而在

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上，由于语言、宗教信仰与生活习

惯的原因，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之间的交往比较

有限。随着“一路一带”的推进，无论在内地还是边

疆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与互动更加频繁，民族关系

问题不再是民族地区才有，而日益成为全国范围的

社会关系及问题类型。但是，现有的制度政策、社会

环境与文化氛围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正如

马戎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存在另一类‘二元结

构’，即是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

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这一客观上普遍

存在的群体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同样把中国社会

一分为二”，这“不仅在深层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认同

意识的构建，同样也带来了当前两部分国民交往中

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文化

隔膜”。 [15]因此，也是对中国社会一体性的变相分

割。因此如何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在促进民族交往

交流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为少数民族在内地的社

会融合与文化适应创造条件，是“一带一路”实施过

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推进边疆内地一体

化的应有之义。

3.内外风险交织引发的安全问题与治理危机

经济全球化也意味着风险的全球化，风险超越

国界交叉蔓延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一带一路”将

中国与相关国家联通起来，不仅加强了境内外的经

济联系与文化交流，而且境外的诸多风险也随着互

联互通而进入境内。外来风险进入实际上意味着风

险的类型与特征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其中突出表

现为从“结构性风险转向系统性风险”。[16]这些境外

风险首先在边疆地区制造事端，但随着边疆与内地

之间联系的加强，集中于边疆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以及其他影

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也将进入内地，这样境外风险的

进入与风险的内地化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中国整

体社会安全与稳定的罪魁祸首。这不仅影响着“一

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而且还对边疆与内地的区域

整合与一体化产生十分负面的迟滞效应。

境外风险的进入及其引发的暴力恐怖事件使得

边疆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有学者指出，“‘边疆’

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像，有被以恐怖主义为中心的政

治与社会叙事淹没的风险”，“主流社会对于边疆的

印象，渐趋负面化，‘边疆’似乎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

的难以治愈的痼疾”。[17]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由于对

恐怖暴力的恐慌，内地个别地方曾对某些少数民族

的住宿、乘车等方面采取了不信任与戒备的错误做

法。这将弱化民族之间的信任，使得民族间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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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并形成隔阂，在心理与情感上造成难以消除的

创伤。

而且，由于对风险的恐慌，在风险应对与治理上

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与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而争夺政策、资金与资源一样，在面临着风险特别是

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个别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强化边

界阻隔、严防死守的做法，表现出鲜明的行政区划本

位色彩。这不仅不利于消除风险存在的土壤，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为其留下了生存空间，将会造成更为

严重的问题和危机。

四、“一带一路”视域下推动边疆

内地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边疆内地一体化是一个

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在具体历史时期则需要战

略与政策来推进。与历史上大部分推进边疆内地

一体化的路径与举措不同，“一带一路”是在全球

化的时代背景下，超越一国范围跨区域的行动，这

使得边疆成为联结内地与境外的中心，将极大推

动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但是，在此背

景下，边疆内地一体化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

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克服困难、化解风

险、积极推进。

1.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的区域整合作用，推

进国内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旨是促进互联互通，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应该是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

的沟通与联系。但在现实中，国内相关省份之间基

于地方利益展开同质竞争，形成基于行政区划的以

邻为壑，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

也影响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进而波及边疆内地一体

化进程。因此，这就需要探索国内区域、省际的协作

机制，形成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经济格局。

但在区域间协同与合作机制还不完善、省际同质竞

争依然激烈的情况下，就需要跳出行政区划的范围，

基于地理形态与经济要素的分布与流动展开跨区域

的整合，其中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加强通道、走廊、经

济带、经济圈的对接与联通。

在历史上，长城、丝绸之路及民族走廊就扮演着

经济走廊、民族文化交流通道的角色。费孝通先生

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就特别强调了民

族走廊的特殊作用。他指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

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18]走廊是板块之间的

过渡地带，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在沟通各个板块并使

之形成一体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从横向角度

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中国中

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

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 [19]历史上

长城、丝绸之路及民族走廊在联通不同区域间经济、

社会、文化联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今天“一带

一路”倡议的推进特别是沟通国内区域间的联系、重

新整合国内经济格局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板块与

轴带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其中特别强调了经济

带、走廊、通道的作用。长城、民族走廊在促进经济

文化交流上依然具有重要作用，而长江经济带的规

划与建设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长江经济带作为

内河经济带，在西面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印

缅经济走廊，在东面由长三角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是

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这一经济带实际上

“打破四大板块格局，促进板块间的对流沟通，将东

部率先、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有机结合起来”，[20]

促进各地区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发开放，推动形

成国内外联动、东中西统筹、南北方协调的经济发展

新格局。[21]

通道、走廊、经济带的规划与建设，实际上就是

进行新的经济布局，“通过把地区间负的外部性内部

化，来解决以往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要素市场一

体化，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自由流动”，[1]这样，经

济格局的变化为相关省市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利益基

础，将极大改变由于地方利益竞争而相互拆台、以邻

为壑的情形，跨省级行政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

将显著增强，形成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也

将极大促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促进

边疆内地在经济上的一体化。

2.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推进边疆

内地社会文化一体化

“一带一路”推动着边疆与内地人群的跨区域流

动，内地汉族前往边疆往往意味着新的更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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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少数民族前往内地虽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但

更多是在社会融合与文化适应上的挑战。在边疆地

区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社会关系是以血缘、

宗教、地域等为主要联结形式，由此形成了有着强大

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地域“共同体”。离开边疆前往

内地，实际上是离开这些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共同

体”而进入一个基于利益而结合、社会环境与文化氛

围十分不同的城市社会，少数民族在工作与日常生

活中所接触、交往的往往都是非“共同体”的人群，而

且交往互动的方式也不是基于情感与传统而是以理

性的利益为目的。缺乏相关技能以及语言、习俗等

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使得某些少数民族个体陷入失

落，也可能会在工作和生活中产生摩擦甚至引起冲

突，当这些情况出现时，往往就寻求自己所从属的

“共同体”成员的帮助与安慰。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社会，都还

没有完全形成适应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结构与

社区环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对边疆与

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认知与政策实践。在

多民族全国性混杂分布以及社区中多民族混居逐渐

成为主要趋势的情形下，认知与制度上的二元区隔

成为引发民族间利益矛盾、文化冲突并阻碍民族间

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需要从社会

结构和社区环境两个层面来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

从根本上形成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而“一带一路”

在一定意义上为打破这一结构提供了重要契机，也

为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

供了重要动力，将极大改善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

环境，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边疆与内地

在社会文化上的一体化。

3.强化跨区域协同合作以推进治理一体化

风险源头在外并与境内有复杂的关联，这对风

险的管控与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风险的进入

特别是“三股势力”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与群体冲

突，不仅会造成社会恐慌，而且还会对民众造成持久

性的心理创伤，从而影响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因

此，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同时，要加强对各种风险的

管控与治理。其中，由于非传统风险具有流动性、隐

蔽性，并且影响波及范围极为广泛，因此要重视区域

协作与协同，建立起以一种跨越边界与领域的跨域

治理模式，“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

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

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22]形成区域治

理的一体化，特别是避免在风险与防控的治理上出

现行政区划之间互筑防线、以邻为壑的情形，这样才

能有效化解甚至规避风险，防止暴力恐怖活动与群

体冲突的发生。

此外，由于境外风险特别是暴力恐怖活动总是

以某种民族或者宗教的名义出现，人们往往将暴恐

事件同特定民族挂钩，与特定宗教联系起来，就容

易对某些民族、宗教贴标签，形成对某些民族甚至

地域刻板印象与“污名化”。因此，在宣传教育中，

要加强普及民众对“三股势力”认识，使其认识到暴

力恐怖活动与民族或宗教没有必然联系。这样才

能防止风险影响的扩散与次级风险的发生，从而为

“一带一路”的实施与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良好的

环境。

4.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边疆内地认

同一体化

国家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认同的一

体化，边疆内地一体化也要以推进认同一体化为主

要目标。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一体化的形成与

发展不仅是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区域联结等自发的

过程，而且还需要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对一体化意识

的自觉塑造，特别是要形成“各民族个体成员对中华

民族及其相联系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可、接受和热

爱”。[23]因为一体化不仅表现在边疆与内地在经济

联系与文化交流上的密切与频繁上，而且还突出体

现在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彼此依存的情感上，

而后者更具有根本意义，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塑造而

强化地域的联结。而认同一体化则是需要进行培育

与塑造，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带一路”推动着边疆与内地的各民族跨区域

流动，从传统联结的“共同体”走向理性导向的社会，

这些都可能在其认同意识上产生重要影响。在利益

受挫或文化冲突时，往往就诉诸原有的“共同体”寻

求支持与慰藉，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化了其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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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或宗教认同，甚至造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

错位与冲突。此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思想的

渗透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建构一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或认同

来兼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23]而这种上位概念的

共同体意识是以各民族共通之处或者共同性为前提

的。“能够促使多个平等的民族主体凝聚成更高级别

的民族共同体的根本性因素，必定是各个民族主体

一起共同拥有的，这种共同性才是凝聚的基础”，[24]

而这种共同性也就是边疆与内地的各民族都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上的反映则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系统过程，这

里不展开论述，其中对于边疆内地一体化而言，除了

需要强调经济联系、民族互动、文化交流等自发的进

程之外，还需要自觉地、有意识地塑造边疆内地多民

族在认同上的一体化。

五、结语

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与必

然要求，是伴随着国家建构与发展的一个长期过

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是边疆与

内地逐渐一体化的历史。行政建制、边疆开发、帝国

统合、对口支援等都是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

举措，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在空间指向上，这

些举措基本上将边疆视为边缘，将边疆内地一体化

视为是从内地向边缘扩展的过程，存在路径与成效

上的不足。当前所推动实施的“一带一路”，则是在

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又一重要

举措，而且与以往所有举措不同，“一带一路”呈现出

更为广阔的空间视野，将中国置于一个跨越欧亚的

网络之中，将中国边疆置于境内外互动的链条与体

系之中，从而促进边疆地区与包括内地的广大区域

之间的联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推进边疆内地的

一体化。

“一带一路”为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诸如地方

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壁垒与无序竞争、民族跨区域

流动与交往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内外风险交织

造成的安全问题与治理危机等，这就需要采取对策

予以应对，应该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在区域整合

中的作用，推进边疆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建设适应

“一带一路”的“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

环境”以推进社会文化一体化，加强风险的跨区域管

控与治理以实现治理一体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以推进边疆与内地认同一体化。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带一路’是横向的嵌入

式互动，强调的是各个组织、族群、行政区划、社会、

团体在横向历史上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融合和

发展”。[3]因此，“一带一路”所推动的边疆内地一体

化，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中原为中心向边缘区域

的政治经济延伸与文化教化，更不同于美国历史上

西进运动的边疆开拓与扩张，不存在文明与野蛮的

对立与征服，而是持一种平等与交互的理念，将边疆

置于一个跨区域网络中的平等地位，着眼于不同区

域之间的经济交往与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文化交

流。这样，边缘的去边缘化、边疆的非边疆化，以及

跨越不同区域的交流与互动，为边疆内地一体化提

供了强有力的持久动力，这也是“一带一路”推动边

疆内地一体化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注释：

①姚大力先生将这种边疆与内地的统合提升到国家建构

的高度，并将之称为内亚“边疆”帝国体制。参见姚大力《不再

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

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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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Borderland and the Inland Area from the

Vi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u Jinchun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borderland and the inland area, which aims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
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uts bor⁃
derland into a central position to link different areas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which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rel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borderland and the inland area and promote their integration in a
new space. However, market barriers and disorderly competition caused by local protectionism,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caused by cross-regional flow and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security problem and crisis in gover⁃
nance caused by intertwined risks at home and abroad all make the integ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a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risks. Therefo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ole of the path, corridor and economic belt in regional integra⁃
tion should be reinforced, ethnic mosaic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 should be set up, cross-regional con⁃
trol and governance of relevant risk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hould
be cultivated, which will all contribute to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y, society, governance and identity between borderland
and the inland area.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rderland; integration;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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